
夜间对船舱整段冲砂，白天人工喷漆、补涂、清扫

在狭窄舱内蹲跪作业 溽热异味侵袭油漆工

本报记者 于灵歌

7月，福州进入盛夏，闷热潮湿。
位于福州马尾港口的福建东南造船有限

公司，车间弥漫着油漆涂料挥发出的刺鼻气
味。在这里，船舱分段被倒置架在 2 米高的脚
手架上，由 20 多名工人进行冲砂、涂装等工
作。由于涂装工作要求维持 26℃左右的室温、
70%~80%的室内湿度，因此车间相对封闭，仅靠
室内空调进行调温和通风，采光也比较有限。

每天早晨 7 点，油漆工人穿好长衣长裤的
工装、戴好防护口罩，开完安全例会后，忙碌的
一天开始了……

腰酸背痛是常事

7 月 3 日上午，记者来到造船厂的涂装课

（车间），几位油漆工人拎着油漆桶进进出出，深色
工装和鞋子上早已是印迹斑斑。

在涂装课，工人首先要对船舱分段整个进行冲
砂处理，使船体表面达到涂装油漆前的粗糙度要
求。冲砂常常是夜间作业，以便于白天质检人员检
查，进行后续的喷漆、补涂、清扫等工作。

记者注意到，为了进行船舱分段涂装作业，油
漆工人需要从 30 公分宽的梯子爬上 2 米高的脚手
架，小心翼翼地跨过横着的围栏，再从高 40公分、宽
60 公分的洞口钻进船舱内部。内部作业空间层高
仅 70 公分，油漆工人在里面只能蹲着或跪着作业。
因此，油漆工的装备除了防毒口罩和工装，还在安
全帽上配备了头灯，部分工人需在腰间绑上安全绳
索，以确保上下作业安全。

在船舱分段内部，记者见到在黑暗中工作的高
育珍时，她正佝偻着腰跪在船板上，一边用电筒打
光，一边在狭小的船舱里用小刷子做清洁。

高大姐今年 55岁，来自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宁县

苗市镇，做油漆工已有 10 年。今年 3 月才来到福州
打工的她，还没完全适应福州夏天溽热的天气。尽
管比起室外，车间内 26℃的室温还算适宜，但因为
总是穿着长衣长裤在狭小的船舱内作业，高大姐也
曾一度在午间中暑。

船舱分段喷涂好油漆后，需要报质检人员对喷
漆工作进行检查，发现不合格处则需要重新修补喷
涂。因此，船舱内修补、清扫等工作是个细致活儿，
需要工人用刷子把每一个角落涂好。高大姐上午、
下午分别工作 3 至 4 个小时，有时晚上还需要加班，
全部时间里都需要弯着身子窝在不到半米高的空
间作业。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是常有的事”。

每40分钟就要换一次活性炭芯

因为工作特殊，使用油漆涂装时不论时间多
久，油漆工人都必须按要求戴好防毒口罩。

高大姐说，平时戴着防毒口罩作业本来就不透
气，夏天天热，戴口罩更容易感到呼吸不畅，甚至胸
闷。记者注意到，在做清洁时她没有戴任何口罩，
只戴了自己的头巾。高大姐说，清洁不需要使用涂
料，而船舱表面油漆已经干燥，她就没有戴口罩，

“不方便干活儿。”当记者指出空气中有明显的刺鼻
气味时，高大姐却说“闻习惯了”。

尽管只在车间内待了一个多小时，记者就已经
感到嗓子有些不适。但采访中，大多数油漆工人都
说“闻习惯了”。今年 46岁的李文海是四川岳池人，
做油漆工已有 8年，是涂装课课长。他告诉记者，每
天油漆工作业时，必须保证每 40~50 分钟换一次防
毒口罩滤罐里的活性炭芯。

记者看到，防毒口罩与普通棉质口罩不同，护
口鼻处采用硅胶材质，前端带有滤罐；喷漆作业的
油漆工人更是“全副武装”，穿好连体防护服，戴着
橡胶手套，并配备透明防护面罩。据了解，油漆喷
雾中既有颗粒物质也有有毒气体，因此油漆工的
劳动防护既要防尘也要防毒。防护用具要满足
两个条件，滤棉用来防尘，活性炭滤罐用来过滤

毒气。
李文海说，除了通过口罩进行防护，车间通风

非常重要。“比起一般的家装作业现场，车间的条
件已经很不错，有空调排风换气，冲砂、喷漆后也
会通风 8到 10小时以上再作业。”

看不见的风险

因为油漆工技术门槛较低，记者在冲砂车间
了解到，这里的油漆工大多年纪在四、五十岁左
右，有一半是女性。

38岁的谭登华身材娇小，在工友中已经算是“年
轻人”。她也来自湖南，与高大姐是老乡，从事油漆工
工作已有2年多，去年与丈夫一起来到造船厂打工。

谭登华说，自己以前在广东的工厂里做过多
份流水线的工作，选择做油漆工主要是因为收入
相对高些，每月能有 4、5 千元。“两个儿子在老家
上学，生活开销大，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攒些钱，做
两三年就回家照顾孩子。”她说，自己也清楚这份
工作有风险，“知道做久了对身体不好。”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
控制所官网介绍，油漆涂料中苯及苯系物易于蒸
发，主要经呼吸道吸收，皮肤也可有少量吸收。而
建筑材料含有的甲醛在夏季高温天气时释放量要
比平常高出 20%至 30%。这些化学物对人的皮
肤、眼结膜、呼吸道黏膜等都有刺激作用，较长时
间接触较高浓度后，会出现白细胞减低，严重者出
现再生障碍性贫血。

“大家都知道油漆里有有害物质，现在很少有
年轻人愿意做油漆工。”东南造船厂涂装课副课长
郑芝龙告诉记者，目前造船厂的船舶产品较小，涂
装、清扫等大部分工作只能依靠人工完成，最好的
防护办法就是严格要求作业环境的通风，做好劳
动保护。

采访结束时，阴沉的天空下起了暴雨。高大
姐结束了上午的工作掏出手机时，记者看到她的
微信签名：“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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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 姝

7 月的北京不仅有高温还进入汛期，下水
道养护工进入了工作最忙碌的季节。日前，

《工人日报》记者跟随一群下水道养护工体验
他们的工作。他们大多是外来务工者，吃住基
本都在站点。黑暗、潮湿的空间，污水、淤泥、
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的味道，是他们日常的工
作环境；无论是在人们渐入梦乡的深夜，还是
在大雨滂沱的季节，在别人看不见的地下都有
他们忙碌的身影。是他们默默地守护，让城市
在风雨中保持出行畅通、环境整洁。

“总要有人做这行”

“出外勤养护污水井，上午出去的时候穿
得干干净净，中午回来的时候就能闻到身上有
种难闻的气味，从头到脚都得换一遍衣服。”今
年 29 岁的河北邢台人王志海 2009 年中专毕业
就来到北京排水集团第一管网分公司，他所在
的运行二班目前有 23个人，共同承担重点保障
区域 15 平方公里、220 公里排水设施的养护和
监管工作。每天与污泥、恶臭打交道，王志海
也没想到一干就是十年。

“全北京也没有比咱们更脏的活儿了吧。”
刚刚来这一个月的刘师傅接过话，33 岁的他曾
在老家北京平谷务农，后来四处打工，“真的很
不容易，但是要养家糊口，儿子马上升小学
啦。”这份工作能带给他稳定和保障。

由于作业环境的恶劣，工人流动性比较
大，几乎全年都在招人。班长李阳告诉记者，

班组年纪最小的是 20 岁，年纪最大的今年 7 月退
休。“前几年招来七八个中专毕业的 90后，只剩下两
个，还有人来看了一眼工作环境就走了。”

下水道里什么都有，是一座城市最隐秘的部
分。“你能想象到的任何污秽、垃圾我们都见过。有
的人比较敏感，除了味道，还受不了视觉上的冲
击。”95后的小峰经历过呕吐的折磨，2012年他中专
毕业后来到运行二班，“刚开始工作也不适，吐了两
回就慢慢好了。总要有人做这行，都是工作，也没
有什么太大差别。”

为了避免影响交通，大多数情况下“上班都是夜
班的状态”，作业时间一般是夜里十点到凌晨五点，
班组成员大多是外来务工者，吃住基本都在站点。
而热线处理是 24小时开通的，只要有人打来热线报
修，他们就要立即到达堵塞点进行疏通。

夏天不只有高温，还要防汛

“走了，安外大街那边儿一胡同口的雨水口有
堵塞。”7月 2日，上午 9时的太阳已经足够将人炙烤
的烦躁，接到热线后，王志海和工友立即发动作业
车赶往胡同口。下了车，先是在周围摆好了路障，
紧接着王志海用铁钩熟练地撬开雨水篦子查看是
否有淤积，再拉开污水井盖查看，随后示意一起出
勤的李开用管道疏通车高压水枪进行疏通。

“像胡同这样的地方晚上不能施工，尤其是夏
天，会影响居民休息，我们就得白天来处理。”王志
海一边解释着一边让路人绕过。污水井四周分不
清是水汽还是雾气在向外喷溅，同时还带着一股下
水道特有的刺鼻气味一同漫射开来，这是疏通车作
业的时候靠水力把管道里的淤泥冲出来，其顶出来
的气流带着气味就会返上来，而在高温天气，臭哄

哄的味道会更浓一点儿。“您觉得臭味很大啊？我
们已经闻不到了。”王志海对记者说。

疏通车作业完，小峰拿着铁锹把污水井里的淤
泥铲出来装进编织袋里放到作业车上，再细心盖好
盖子，以保证与井口严丝合缝。之后赶往下一个三
里屯附近的作业点，此时工人们的额头上已经沁出
汗珠，而一天的工作才刚开始。

王志海打开路边的雨水篦子，发现里面除了有
淤泥和树叶以外，还七扭八歪地躺着不少烟屁股，
以及雪糕棍儿、塑料包装袋。“我们还铲出来过建筑
施工废弃的泥浆。在胡同里，还经常有人倾倒厨余
垃圾以及排泄物，尤其是大家分辨不出污水井和雨
水井，会给管道疏通工作带来很大麻烦。”

夏天的难熬，不只要应对高温天气，还要防汛。
北京的汛期从 6 月 1 日开始，一直到 9 月 20 日结束，
而防汛的工作会比上、下汛的时间再延长十天左
右。只要是降雨有一定强度、持续一段时间，王志海
和工友就要冒雨在各自的防区范围内进行排水口的
巡查。如果发现明显的隐患，就必须在隐患点值守。

“防雨衣不透气，夏天温度又高，憋闷程度可想
而知。有险情的时候需要一直站在雨里，可能是两
三个小时，也可能是半天，甚至一天，整个人都湿透
了。”李阳还记得 7·21那场暴雨，他和王志海三天两
夜都没怎么休息过。

下井作业尽量用机器来代替

小峰回忆起第一次下井，想到的只有黑暗和狭
窄，黑黢黢的管道里只能看见头灯照出来的一束光
亮。由于污水里有硫化氢等有毒气体，还需佩戴正
压空气呼吸器、氧气瓶等整套防护装备。记者体验
穿戴整套重达 15公斤多的防护装备，仅仅行走一会

儿就已经气喘吁吁，他们还要钻到 80公分直径的
管道里一铲一铲地将淤泥清理出来。

“在管道里清淤站着也不是，蹲着也不是，忒
难受了，只能攒着身子跪坐着铲泥。”王志海笑着
说，“虽然辛苦，但养护做好了，才能保证排水管网
运行正常、排水畅通，保证污水的收集和处理，防
止污水漫上街道以及污染水体。”他嘿嘿一乐。

随后，记者跟随工人来到崇文门附近的盖板
河例行检查排污情况，盖板河距离地面大概有七
八米深，刚下去的一瞬间，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
就侵袭了整个鼻腔，紧接着是漫无边际的黑，只能
凭借手电打出的光束摸索方向，那种看不到尽头
的压迫感和窒息感挑战着神经。而返回地面的刹
那竟然有种重见天日的感觉，同是第一次下井的
新人刘师傅也因为紧张而大口喘着粗气，脱下装
备的他衬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尽管有相对完善的防护措施，下井作业还是具
有潜在的危险因素，随着排水、清淤设备升级、上
新，现在尽量用机器代替人工下井作业。如管道疏
通车、CCTV管道检测机器人、移动泵车、拦讯自冲
洗设备等基本可以解决 80%以上的管道问题。据
了解，北京排水集团最近上新了“黑科技”排水设
备，智能感知系统能自动识别是否存在积水，排水
接力池可在3分钟内完成安装并提升抽排效果。

在李阳看来，自动化不仅提升效率，还能够保
障工人的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只要能用机器
设备解决的，工人就不用下井，而且下井需要经过
严格的审批。”王志海并不担心未来机器高度自动
化以后会抢了自己的饭碗，“机器总需要人来配合
的嘛，不断学习新的技术，一定会有用武之地。”

七月，北京进入雨季，也是王志海们最忙碌的时
候，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时刻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与污水垃圾打交道，在黑暗潮湿中清淤

高温 防汛 下水道养护工迎“最忙季”

本报记者 柳姗姗

7 月的吉林骄阳似火，位于四平市铁东区
石岭镇某在建高速公路段的项目工地上，叮叮
当当的凿石声络绎不绝，30 来名工人正忙着采
石搬运。根据项目规划，这些工人需要将这座
拦路的山头搬走挪平，而这份工作不可避免地
要和粉尘打交道。

与过去农民工们健康意识淡薄、对存有潜
在职业病危害的工作环境并无应有重视不同，
近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其防护意识正在不
断加强。但与此同时，防护用品佩戴不规范、
企业管理有疏忽等问题，也在让防治“呼吸之
痛”任重道远。

枯燥、埋汰，酷热难耐

帽子、迷彩服、黄胶鞋、口罩、胶皮手套……
每天早上 5 点半，全副“武装”的高景山都会准
时骑着摩托车出门，到离村 3.5公里外的高速公
路建设工地上采石。从 6 月 8 日知道这个项目
招采石工人起，他就一直在此工作。

“每天早 6 点到晚 6 点工作，中午休息两小
时，一天 130 元，主要是离家近，空余时间我还
能种地喂牛。”54 岁的高景山憨憨一笑。他告
诉《工人日报》记者，工地上有钩机、铲车等机
械设备，放炮的人先把山体炸碎，然后由机械
设备处理大石头，采石工人负责凿取小块石
材，挑选可用的矿石，并用铁框搬到铲车里。

用高景山的话说，这个活不累，就是“磨
叽、埋汰”，需要耐心。工地上的 30来人各有分

工，采石的 7 人都是附近村子招来的临时工。因为
收入一般，环境差且工作内容枯燥，没有年轻人愿
意过来，这 7人都是 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只要风不大，粉尘不多；刮风时，公司的洒水
车会不时洒水消灰，再戴上风镜，基本没啥影响。”
高景山说。临时工们的劳保用品都是自带，高景山
戴的是一次性口罩，每天更换一个，胶皮手套因为
磨损严重，每 4天更换一个。有时风大，感觉太脏的
话，高景山和工友们会抽空到工地附近的山沟里用
泉水简单清洗一下。

对工人们来说，粉尘的脏不是最难受的，因工
作场所毫无遮挡，酷暑才让人难以忍耐。不过所幸
工地上的管理尚算人性化，大家热的时候可以找阴
凉处休息一下，提供的午餐也会有消暑的绿豆汤。

“年轻的时候还能去外地打工，现在上了岁数
也不愿再出远门了，看家附近有啥能干的活，就打
打零工，家里再养点啥，钱也就差不多够用了。”高
景山说，这份采石的工作至少能干到年底，工钱每
月一开，大家都挺放心。

少赚点，走远点，就是想更健康点

“就是看着环境还可以，我才在这工作的。”高
景山告诉记者，他也知道粉尘对身体健康不好，现

在谁都不会再因为挣点钱把健康搭进去，何况孩子
也总是对他耳提面命。其实，这份采石工的工作家
里人一开始并不同意，到现场看完实际情况后才勉
强答应。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因为
信息获取广泛，视野开阔，对健康更加重视。而在
他们的影响下，老一代农民工的传统观念也在不断
改变。

“为了供孩子上学，我干过 10 来年的水泥装卸
工，那时候也不知道脏、不知道累，赚钱就行，从来
没想过健不健康的事。”四平铁东区某村村民胡海
也在此当采石工。他告诉记者，水泥厂里粉尘就像
空气，尽管做好防护措施，一天下来，人也会脏得像
个泥猴子，回家洗澡时鼻孔耳孔里都是水泥。前些
年，因环保问题，镇上的几家水泥厂都被强制关闭，
因干惯了这份活计，老胡还曾想要到市里其他水泥
厂上班，在家人的阻止下最终放弃了。

年初以来，与过去只关注工资水平不同，越来越
多的农民工，正在把“工作累不累”“有没有危险性”

“是否有节假日福利”等条件纳入求职要求。诸如有
明显粉尘危害的岗位，虽然高薪，却越来越难招到人。

任重道远，预防大于治疗

记者采访时发现，虽然很多农民工能够意识到

粉尘的危害，却因心存侥幸，并没有严格按照要求
佩戴符合标准的防护用品，有的甚至不佩戴。比
如，高景山所戴的一次性口罩，与其说“防尘”，还
不如说是“防晒”。

生产性粉尘来源甚广，接触或吸入粉尘，可能
会对皮肤、角膜、粘膜等产生局部刺激作用，并产
生一系列病变，长期吸入较高浓度粉尘可引起尘
肺病。

据了解，有些招用临时工或经营不规范的民
办小微型企业，为节省成本，并不会按照相关规
定，为有职业病危害的特殊岗位工人进行岗前、在
岗、离岗职业健康检查。同时，尘肺病只能在国家
授权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诊断，农民工流动性
又非常强，诸多原因导致很多尘肺病患者遭遇确
诊难、维权难问题。

从目前的医学水平来看，尘肺病不可治愈，所
以关键在“防”，这需要政府、用人单位、劳动者等
多方合力。比如，政府应加强监管，进一步完善法
律法规，集中优势力量解决突出问题等；用人单位
应加强自我约束，增加防护成本投入，按规执行职
业病防治措施；劳动者则须主动提高预防意识，严
格佩戴防护用品等。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名字为化名）

机械设备处理大石头，人工凿取小块石材

采石工粉尘防护意识增强 健康隐患仍在

酷暑下酷暑下酷暑下，，，他们坚守在特殊工作环境中他们坚守在特殊工作环境中他们坚守在特殊工作环境中

7月3日，造船厂涂装课的油漆工正在调漆。 薛晓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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